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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當代的工商社會是建立在科學與技術高度發展的基礎上，科技的物質文明改變與轉化世界的政經秩序與人們的生活方式，迫使人類社會由原來生產力薄弱與成長率低的農業社會，轉型為生產力強與成長率高的工業經濟結構，這種結構性的調整與轉變，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文化變革。
在被科技文明所穿透的現實生活中，傳統殯葬禮儀的維護與發展是極為艱難，面對著不少負面的文化衝擊與挑戰，對應的生存空間與環境將愈來愈惡劣，殯葬禮儀將難以再次的延續與展現。人們處理死亡的生命禮儀仍遵循原有的文化模式來進行，某些外在的表現形式不得不被迫調整或轉化，內在的禮義精神卻可以經由文化的調適與建設，帶動出殯葬禮儀適應時代的新契機。

新時代的生活方式不僅導致社會結構的巨大變遷，也改變人與人之間互動的倫理模式，壓縮了家族與家庭原有人際的運作關係，各種親情倫常逐漸地淡薄與疏遠，對生命的存有的體驗也逐漸喪失終極的信仰關懷，漠視甚至逃避死亡的存在課題，殯葬活動早已缺乏文化教養的禮義精神，只剩下了行禮如儀的外在形式，不斷地剝落與喪失其內在的文化內涵，到最後連禮儀形式在日愈的簡化過程中逐漸地被淡化與忽略。
當代殯葬禮儀的蕭條與沒落是必然的趨勢，隨著傳統社會結構的快速解體之後，當人們強化科技的物質需求時，勢必減弱了精神領域的生命探索，在外在工具理性的過度膨脹下，更加忽略自我主體的倫理實踐，某些殯葬形式雖然得以保持，其禮義內涵卻難以進行後續的展開，甚至逐漸地被摧毀與破壞，殯葬禮儀將難以再次的延續與展現，在缺乏新的動力能量自會遭到淘汰。

所謂殯葬禮儀文化建設，絕非破壞舊有的文化形式，移植新的文化形式，應是奠立在原有的文化內涵上進行改革與創新，重視傳統殯葬禮儀原有的知識、技能、經驗、信仰與生命情操等文化基礎，在精益求精與反復錘煉的過程中，發展出與新時代相契合的殯葬禮儀。

二、當代殯葬禮儀的發展困境

當代意識形態的衝突，是造成殯葬禮儀沒落的主因，在反傳統的意識形態下，將數千年傳承而成的殯葬禮儀視為是不符現代文明需求的陳規舊俗，或者視為是落伍的迷信觀念與糟粕陋習，造成社會人力、物力與財力的大量浪費，甚至擾亂了現代化的社會秩序。認為傳統殯葬禮儀的程序與儀式是帶有著濃厚的迷信色彩與明顯的階級印記，存在著落伍性、愚昧性、繁冗性與奢侈性等不良的社會風尚，嚴重阻礙現代國家的文明建設（註1）。這種強烈的反傳統心態，忽略了殯葬禮儀內在的禮義精神，僅從外在的表現形態進行大力的批判，反對繁瑣的舉喪儀式，討伐豪華的奠禮排場，推動簡喪薄葬的現代禮儀，主張殯葬過程愈簡單愈好，不必擾民傷財，舉行簡單的告別儀式就行了，忽略了人性的生命教化與心理情緒的悲傷撫慰。

造成殯葬禮儀趨於簡化的另個原因，則是現代人們在忙碌的工商社會與都市生活中緊湊的生活步調，喪期不得不一再縮短，再加上當代的居家環境幾乎缺乏停殯的空間，要在自家治喪已愈來愈不可能。目前大多停放在殯儀館或醫院的冷凍櫃中，或者租冷凍櫃安放在家中，導致入殮儀式被壓縮，喪家已難以按照傳統殯葬禮儀的整套流程來進行，在如此緊張的有限時間中禮儀也必然要隨之簡化，入殮、家奠與公奠等是一貫而成，緊接著就要發引安葬或火化。使當代殯葬禮儀不僅有簡化的趨勢，同時也存在庸俗化的危機，整套殯葬流程雖然已大為縮減，但是人們依舊偏重在外在禮儀形式上，隨著經濟條件的好轉與富裕，人們更偏離殯葬的禮義精神與內涵，忽略了內在的生命情感，一味地致力於禮儀的形式排場。
殯葬禮俗的庸俗化與商品化有密切關係，當代社會殯葬禮儀發展成特殊的經濟產業，殯葬禮儀已發展成專業的生命禮儀行業，需要有經營理念與管理策略，重視殯葬產品與服務在現代市場經濟的營銷工作，其實物、服務、保證、組織與意識等有形與無形的形式，能否滿足喪家各種需求與欲望（註2）。殯葬禮儀的產業化與商品化，本身是沒有問題的，這是當代經濟發展的必然現象，問題是出在於殯葬商品進入到消費市場時，產生出種種互相爭奪與惡性競爭等後遺症，甚至為了滿足消費者的欲望與需求而不擇手段，競相推出各種浮華奢侈的商品。

殯葬商品化的真正危機，是隨著商業化的流行風潮侵蝕了人們原有厚實的生命情感，偏向於群向性、攀比性與炫耀性等消費心理（註3），有人會將殯葬商品化的現象歸咎於傳統厚葬風尚，進而大力主張薄葬禮俗，這是一種不健全的心態。厚葬與薄葬不是從物化的經濟條件來做分判的標準，問題出在於喪親者自我情感的調適上，若無真實的情感，厚葬只是做表面的工夫，一種誇富式的講究排場與熱鬧，造成殯葬禮儀逐漸趨向於浮淺與豪華。而薄葬也不值得效法，造成殯葬禮儀逐漸趨向於草率與簡陋，是一種苟且式的隨意操作與淡化。以上兩種走向都不可取，反映出現代民眾精神教養的萎縮與頹敗，過與不及都是失調的社會病態，二者都造成殯葬禮儀在現代社會處境的坎坷與惡劣。

靈魂不滅的祖先崇拜與鬼神信仰是殯葬禮儀最為核心的禮義內涵，當被視為是違背科學的無知與愚昧的觀念時，由禮義所發展而成的禮文與禮器也就失去了繼續存在的空間。不僅超自然的禮義引發文明的衝突，連人文的孝道禮義也難以在現代社會扎根與發展，當代的殯葬禮儀不僅不重視禮文，更加地忽略了禮義中的人性課題。這種科學與宗教、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衝突，使當代社會殯葬禮儀免不了掉落到「有禮無體」的形式主義中，只剩下外在浮華的表現，重視形式的包裝，比如追求全新機型的殯葬設備，豪華的運尸車，最前衛的火化機，電腦化的服務流程，外在形式與規模極為富麗堂皇，卻未能真正理解與實踐內在禮義內涵，造成禮儀行為與禮義心靈有著相當大的落差，缺乏內在真實的情感（註4）。在行禮如儀的背後缺乏人性相互感通的心靈境界，只是在表面形式上撐場面，其實背後潛藏各種利益糾葛，以及身心衝突的潛在危機，一旦爆發後果是極為嚴重。

三、當代殯葬禮儀的文化再造

當代殯葬禮儀的文化再造，指的不是殯葬禮儀形式現代化與科技化的更新，應該是禮義精神的重振與實踐，回到殯葬禮儀世代傳承的深層文化結構，繼承其豐富多姿的精神性禮義內涵，重新建構合乎人性的集體生活模式，積極開拓合乎現代需求的生命禮儀。殯葬禮義的根本精神是建立在對生命的尊重與人性的關懷上，這也是現代人最為需要的文化教養工作，殯葬禮儀是要經由儀式的操作歷程來引導人們的生命體驗，從人性的價值實現來完成社會道德的倫理規範。殯葬禮儀要更新的不是外在的形式，而是內在的人性教養，教導現代人在科技發達的物質環境中，更要強化對生命存有的價值認知，積極地關注生與死的文化內涵，建立起克服與超越死亡的共同生活法則。

殯葬禮儀的核心課題即是精神性的人性，重點在於人性本質的探尋與完成，體驗到生命存有，而不是著重在身體的物質形式，應該重視的是精神性的人性關懷，實現相應於人性的精神教養運動。殯葬禮儀可以說是人性道德實踐極致下的產物，應從世俗化的層次提升到更精緻化的文化層次，引導人們不斷地進行自我生命的反省與覺知，是用來建立生命終極體驗的文化關懷，領悟生命的存有即是文化的實踐，是相應於天地運行規律而來的道化作用。殯葬禮儀是用來維護人與天地整體和諧的生存秩序，將人的物質與精神生命相互統合起來，擴大生命存有的形上依據，肯定人與天地有著精神相通的宇宙能量，認為生與死也是道化的必然現象，殯葬禮儀是幫助人們突破死亡的形式限制，開拓出無限生命生生不息的文化信念。

殯葬禮儀與鬼神崇拜是緊密結合的，宗教是殯葬禮儀的源頭，同時殯葬禮儀是宗教推廣與傳播的重要場域，二者的交集是建立在生命體驗與終極關懷上，共同關注生命的死亡現象，以宗教的信仰與儀式來提升人的主體生命境界。傳統殯葬禮儀主要目的就是要將亡者轉換為鬼神形態的祖先，享用後代子孫的香火膜拜，也能以其威靈顯赫的力量來福佑後代子孫。殯葬禮儀是建立在如此精神性的生命感通上，強調人與鬼神的靈性和諧關係，化解因死亡而導致人際倫理的破壞，以儀式來重建平衡的社會秩序。殯葬禮儀依附於宗教，後代宗教也常依附於殯葬禮儀，這是合則兩利的文化現象。

殯葬禮儀具有神聖面與世俗面，在與宗教精神層面的信仰溝通與生命體驗的同時，也要重視與社會人際層面的禮儀事業及其服務效益，精神性的殯葬禮儀必然要經由具體的制度來落實與運作，發展出與殯葬禮儀相關的專門事業與專業人員。這些事業與人員可以與宗教無任何關聯，卻必須協助人們處理死亡事件，其服務的對象是亡者及其周遭的生者，必然要能尊重有形與無形的生命形態，是要具有人道或仁道的生命關懷，更要強化公眾服務的使命與公益服務的功能，在追求自身的工作利潤與經濟效益時，也要具有強烈的責任意識與服務態度，承擔與維護著當代社會生命品質的質量水平。

文化的再造本質上就是人性主體生命的再立，此種人性的教養也不能只靠知識教導，還是要落實到殯葬禮儀的儀式實踐上，需要有集體即知即行的推動力量，是要有志之士共同來營造出更新的社會運動。殯葬禮儀的文化再造，要從殯葬從業人員專業倫理教育入手，培養出比常人更強的自制能力與道德涵養，能誠懇負責的態度來善待亡者與服務生者。殯葬禮儀的文化再造也必須落實在整個制度面上，從內在的禮義落實到外在的禮文與禮器上，建立起完善的殯葬事業與殯葬制度，所謂殯葬制度不是用來強制規範殯葬禮儀，而是協助殯葬禮儀能順應時代變遷進行自身的改革與創新。國家殯葬法規的設置，不是要以公權力來壓制民眾原有的殯葬禮儀，應是民意與公共決策的相互結合，在既有殯葬禮儀的文化形態中創造出更符合人性需求的新文化與新制度。殯葬制度是用來調和人類的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從禮義的生命觀與價值觀來重塑出新的禮儀制度與行動規範，形成集體共同遵守與奉行的生活典範。

四、當代殯葬禮儀的發展願景

所謂喪禮的文化建設，不在於爭論喪禮時間的長短或儀節的多寡，重點在於喪禮原有的文化功能是否能繼續的傳承與發揚。殯葬禮儀的文化建設，即是重視自身文化的復振與更新，傳統與現代在文化上是一脈相傳的，適應當今社會環境的禮俗形式與內容，要繼續地復振與升華，格格不入的舊有禮俗則需要變革與創新，這不是靠外在的力量來強迫其改革，應順著其文化的延續性與傳承性，與當代的文化走向進行相互的融合，產生出積極的建設性文化。
喪禮原有的四個階段，如臨終禮、初終禮、殮殯禮與葬後禮等區分，此四個階段仍有助於喪家心理調適的精神慰藉功能，是值得大體性的保留下來，至於其中的細節則可以依喪家的心理需求與實際需要來加以調整，或簡或繁，各取所需，不宜硬性規定，首要建設的是人性的文化教養工作，尊重喪禮的孝道功能，讓生者與亡者都能善盡其生命該盡的責任與義務。至於缺乏文化教養下導致產生了各種喪禮亂象，是無法錯用公權力來強力壓制與禁止，還是要回到人性的教養上來形成輿論或禮俗的約束，從人性的生命體驗來建構出集體共同約定的公共秩序與社會風氣。

現代社會的葬禮已難完全依循傳統的葬式葬法來進行，舊有的土葬與墓葬在當代有限土地資源的管制下，必然要有所調適與轉變。所謂葬禮的文化建設，不宜由政府硬性規定單一葬法，比如全面遺體火化，不適合用法律制定的方式來強制執行，宜採鼓勵的方式，在足夠的火化與塔葬設施下讓民眾自由選擇（註5）。人們在務實的文化教養下，火葬的比例逐年的提高，火化後採用何種葬式是任由民眾決定，大多數的民眾轉而尋求塔葬，已成為現代社會主要葬式，也有少數民眾支持不保存骨灰的自然葬，如海葬、樹葬等。

祭禮的文化建設因涉及到意識形態爭議性較大，因靈魂的有無導致有神論與無神論的對立，在當代的多元社會，二者應相互尊重，應各行其是進而相安無事。祭祀規模可大可小，應衡量自身的經濟狀況與現實需求，追求當下心安的精神慰藉，不宜在形式上相互比較發展成攀比心態，淪落到買賣性的經濟行為，喪失祭祀儀式原有的本懷與作用。所謂祭禮的文化建設，是深入殯葬祭祀內在生命關懷的精神活動之中，滿足對祖先慎終追遠的敬仰之情，也能滿足人們希求福佑與遠離禍害的宗教願望。

殯葬禮儀是經由殯葬行業來進行社會服務與文化傳承，殯葬業者可以說是殯葬禮儀的執行者與推動者，是出生入死的文化工作者，殯葬從業人員可以說是當代殯葬禮儀發展的主要推手與傳播者。殯葬從業人員除了文化素質的生命教育外，還要有殯葬專業的養成教育，由於外在社會結構的急劇變遷下文化衝突是難以避免的，各種惡劣的生態環境是需要人們共同參與文化融合的建設工作，殯葬從業人員的責任更為重大，是站在第一線的文化參與者，是帶領殯葬禮儀文化優質發展的導引者，影響到殯葬文化建設的水平與成果的，其主導地位是無人可以替代的，成功與否與其文化素質有密切的關係，提升殯葬從業人員的文化素質，成為最為首要的文化建設的首要工作。
提升殯葬禮儀服務人員的文化素質，必須仰賴專業技能的教育建設，培養殯葬從業人員的文化素質，雖會衝擊與改變當今殯葬行業的生態環境，但能深化未來殯葬禮儀改革與創新的文化面向。殯葬從業人員文化素質的提升，除了強化殯葬精神方面的文化建設外，也可以加強物質層面的藝術建設，肯定在殯葬活動中能展現出藝術的美學境界。對於殯葬禮儀文化藝術未來發展的內容有：
1. 殯葬語言文字的藝術建設：在殯葬活動中，語言與文字是兩種重要的藝術媒介，以語言與文字符號作為人際間感情交流的主要信息溝通系統，能穿越時間與空間的限制，將悼念的情感與思想傳播開來。最常見的是奠文、祭文等文，主要用來傳達對亡者的懷念與崇敬。還有弔文、唁文、輓聯、墓誌銘等藝術形式，以簡短的文字敘述久久不能忘懷的情感，這是值得後人繼續發揚的藝術建設。

2. 殯葬音樂舞蹈的藝術建設：傳統的殯葬儀式中更重視歌唱、舞蹈與音樂等表演藝術，這是流傳極為久遠的殯葬藝術形式，以精緻性的聲音與動作來表達對亡者的追思與感念。現代殯葬儀式仍然是配合音樂來進行，有的還有唱詩儀式，甚至還可以發展成純音樂的追悼會，這也是未來可以發展的藝術建設。

3. 殯葬美術造型的藝術建設：近年來公墓公園化是一種新的發展趨勢，以雕塑、碑刻與美術等造型作為公共設計來美化與綠化公墓，可以算是新的藝術建設。是以藝術的建設形態來進行公墓生態環境的保護，建立起人與自然、城市與園林等和諧的生態環境，不僅可以增加市民休閒的空間，在一定的程度上也能促進旅遊服務業的發展（註6）。

4. 殯葬影視媒體的藝術建設：當代高科技的發達，可以運用與亡者有關的照片、錄像、光碟、錄音帶、作品等，配合亡者喜愛的音樂、戲曲、花卉、圖案、紀念物等，造出符合亡者的個性環境，以個性化的方式參與喪事活動，讓生者體驗死者的個性特點與交往關係，激發人們觸景生情，油然而生緬懷、尊重、敬仰、愛憐與動人之情（註7）。

殯葬禮儀在操作的過程中，必然會形成各種殯葬組織來辦理各種殯葬活動事宜，這些事業的管理與發展，是需要依照殯葬制度進行自身精緻性的制度建設。所謂殯葬制度，是整合內層的精神文化與外層的物質文化而成的制約體系，要求人們共同遵守作為行事的準則與規範。殯葬制度基本上是隨著社會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的變化而調整，台灣2002年7月17日公布的《殯葬管理條例》，是當前較為完備的殯葬制度，未來還會依實際運作的需要作適度的調整。法令制度的建設是要精益求精，需要隨著時代的變革而有所調整，此一法令是經過長達十幾年的改革過程，已頗能兼顧當代生態人文、知識經濟發展與社會公義理念（註8）。

五、結論

殯葬禮儀是人類固有的生活方式與文化形態，在數千年的文化傳承過程中是有其深層的禮義結構，儘管外在環境如何快速與劇烈地變遷，人們處理死亡的生命禮儀仍遵循原有的文化模式來進行，某些外在的表現形式不得不被迫調整或轉化，內在的禮義精神卻可以經由文化的調適與建設，帶動出殯葬禮儀適應時代的新契機。

當代的文化建設不是對殯葬禮儀進行破壞性的改革，而是順著喪禮、葬禮與祭禮等傳統結構中進行調適與創新，在文化的精心設計下，不合時宜的殯葬禮儀都能得到恰當的更新。文化建設是指有文化內涵的建設，是從內在的精神文明擴展到外在的物質文明上，是從尊重人性的基本立場，顯現出當代禮俗的人文化理念與人文化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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